拉票口号：君授吾渔吾还鱼，投票与我莫犹豫
拉票宣言：
号角吹，战鼓擂，集团好文挑精髓；八强战，勇争先，不畏艰难往上攀；
好文撰写固不易，斟酌修改永不弃；火山爆发威力强，一鸣惊人压群芳；
今天来把名次抢，再写集团好文章；投票给我不会错，文好性格也活泼；
深鞠一躬走向前，真心感谢不多言；投票予我显大爱，好文绽放同开怀！
“长句”之路
中原高速经营开发分公司  张灿鸣

小时手托着小脸坐在桥墩上，偶尔抬一下眼皮，扫一眼桥上过往的行人，然后继续坐着，很安静。

他不知道，安静的面孔后，一场讨伐战正在他的脑中激烈进行。

听神经小B、视神经小C正轮番对语言神经小A发起攻击，理由简单而一致：那就是历经三年小A都没能让主人小时发音说话，没能让小时唱好听的儿歌，没能让小时背诵经典的唐诗，没能让小时把看到的好吃好玩的说给爹娘听，没能让小时和隔壁二恒一起去村里的儿童乐园——“青素家”。

在小B、小C的强烈攻击下，小A犹如困在罐子里的蛐蛐，一番急躁惊恐的上蹿下跳，试图通过自己激烈的活动刺激主人，让主人小时开口说话。

尽管争吵激烈，但他们的心仍是齐的，劲仍是往一处使的，他们只是替主人着急，因为他们知道主人渴望发音，哪怕一个字也好！他们也知道，主人更渴望能去“青素家”，和好伙伴隔壁二恒一起！

青素姓徐，三十多年前嫁到这个村，青素上过高中，算得上是村里的文化人儿，嫁过来没几年，青素看村里的学龄前儿童满街乱跑，啥也不学，就在自己家的三间小瓦房里支了个小黑板，教孩子简单的加减乘除，认一些简单的字。开始是义务教学，后来孩子多了就象征性的收些费用。

因为是同村，大家相互比较熟识，都不喊徐老师，直接叫她的名字“青素”。时间长了，村里男女老少都喊“青素”，叫习惯了，反而感觉亲切，丝毫没有不尊敬的意思。

村里没有其他娱乐的东西，于是，“青素家”成了孩子们心目中的乐园，孩子们都想去，小时也不例外。看到二恒去“青素家”，小时满眼渴望，却瞬间又被失望取代。

小时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比较特别，为什么自己不能发音说话，他心中有怨，然而，他也知道，怨没用，只有自己努力才行！

从出生到现在，小时就一直由爹娘带着奔波于医院之间，省医院、市医院、县医院，哪怕是偏僻乡村的特色诊所，只要有一丝机会，爹娘都会带着小时去，懂事的小时也一直用自己的方式配合着......

童年，在小时的印象中，只有医院刺鼻的药水味和路两旁叶长叶落变化的风景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A和他的伙伴时不时还会有争吵，有时也很激烈。

小时仍经常听见其他孩子们的嘲笑，过分时，连小A都忍不住想跳出来为主人辩论，小时却从未进行反击，即使他可以用其他方式进行反击。

因为他人的言语对小时而言不过是一种天气，不管怎么变，都很难带给他影响。

小时坚信自己能说“长句”！

门前小院中，梨花正开放。

小时蹲在娘的旁边，眼珠随着娘摇纺车的手，一圈一圈的转着，甚至想伸手触摸一下纺车上的线，好奇那一根根棉条怎么就成了细细的棉线，均匀的缠绕在纺车上。

娘时不时扭头看一眼小时，一手继续轻送棉条，一手轻轻摇动着那台老木质纺车，因为是木质的，摇动起来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，小时的嘴随着纺车的吱呀吱呀声一张一合，试图想说些什么……
小时渴望能够喊声“娘，抱抱”，可以尽情窝在娘的怀中撒娇；渴望能够喊声“爹，背背”，可以尽情的趴在爹不算宽厚的背上嬉笑！

所以，任凭喝在口中的药有多苦，扎在身上的针有多痛，小时的眼泪从不轻易流出来。

多年后小时自嘲时还总说：“我除了说‘长句’难，流泪难道也不易么？”

又有谁知道，这句简单自嘲的背后，藏了多少苦和痛！

“爹、娘，你们辛苦了！”看到劳累奔波的爹娘，这是小时最想对他们说的，然而他却说不出来。看见爹娘累的时候，懂事的小时总是迅速跑去拿个小板凳，用小嘴吹吹凳面的浮尘，然后拽拽爹娘的衣袖，示意他们坐下来歇会儿。

每逢此时，娘的眼睛都是红红的，眼角湿湿的。

小时总觉得亏欠于爹娘，似乎永远也还不清。

世界也许本就如此，每个人都有他的亏欠，也一定有他的倾囊所出，像一条锁链般一环环紧咬，直至首尾相连，这个世界便是公平的了。
小时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偿还着这一份亏欠。

他每天练习着，准备着，他相信，终有一天自己可以发出声音！一个专属小时的声音！

门前梨花开又败。

小时却仍然没去“青素家”，每天骑坐在家门口古石桥的栏杆上，抱着石雕狮子，默默的看村里孩童来来往往，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雪花纷飞，只要有同龄人上学从此经过，他便从不间断。

 瘦弱的身体终究没有支撑住，小时发烧了，即使昏睡中，小嘴仍一张一合的，试图想发音说些什么。

娘看着脸红彤彤的小时，心痛的直流泪。

“娘”

突然，一个微弱的声音让她怔住了，她以为自己的耳朵出现了幻听，再也顾不上擦拭脸上的泪水，直觉的盯向小时的嘴，两眼一眨不眨，因为激动紧张，纤细的双腿竟有点颤抖。

“娘”，这一次很清晰，小时娘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失声痛哭。

这次的眼泪没有丝毫悲伤，这次的泪水很“甘甜”，因为她听到了世界上最美丽、最动听的声音！

门前梨花又开放。

“娘、娘”小时站在槐树下大声叫喊着 ，犹如夏日蝉声“知了、知了”般的叫个不停，震落下许多花瓣。

待小时娘略带责备而有欣喜的从屋里跑出来时，只看到小时斜倚在树干上，身上已被白花覆满。
虽然有点结巴，但小时终于可以连着说两个字了！

小时敢和同龄的孩子一起玩耍了，不像以前那样，只是偷偷的站在一旁看他们嬉闹，现在，他加入了他们。他要和伙伴们沟通，他要发音，哪怕只是一两个字！虽然小时的一个字、两个字的言语存在感和号召力实在太弱，但他也要勇敢的融入他们！

可怜天下父母心！爹娘感觉到了小时的变化，也看到了小时眼中的渴望。他们想把小时送到“青素家”，赶紧学点什么，却又不敢轻易的决定，怕陌生的环境影响打击小时的自信，毕竟小时最多才能说两个字。

小时仍没能去“青素家”，仍每天骑坐在家门口古石桥护栏上，看同龄的孩子经过石桥的来来往往。

小时渴望和其他孩子一样，大声的唱“门前大桥下，游过一群鸭......”，大声的读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......”

积累的能量像底层休眠的火山瞬间苏醒过来，骇人的声音一层层涌出表面。

   “娘，我也想去‘青素家’！”

毫无预兆，九月的某一天，小时用细弱而又坚定的声音说。娘顿时僵在哪里，眼大睁着，嘴大张着，满脸的惊喜与不相信，就连拿衣服的手都不知该抬起还是放下，就那样停在半空中。

许久，小时娘才回过神，伸手把小时紧紧搂在怀里，将自己的脸和小时的脸紧紧贴在一起，粗糙的右手来回不停的揉弄小时的头发，并不时往自己的怀里压压，害怕小时会瞬间飞走一般。

小时被娘弄得有点不知所措，也许被娘的情绪感染了，他就那样呆呆的任娘抱着，一动不动。

“我也想去‘青素家’”

小时不知道他的“长句”，对娘来说是多么震撼，又带给了娘多大的冲击！

“检查没发现啥问题，有可能只是说话晚，等等吧！但，也许永远不会说话。”

八年来，这是小时好爹娘听得最多的话。

但无论怎样，他们从未放弃，一直在坚持。

今天，八年的坚持终于有了结果！小时终于能说“长句”！

这八年，一次次的失望就像一场场暴风雨浇灭每一个希望的火种，将伤害永远留在爹娘心中，无法弥补。

这八年，希望又像黑暗处的一团团火，隐约照亮前方的路，给予小时和爹娘勇敢前进的力量，绝不放弃。

持之以恒，绝不放弃，坚持让小时终于实现了“长句”梦想，将不可能变成了有可能，又将有可能又变成了可能！

“长句”之路，虽然寂寞，虽然孤独，虽然艰辛，虽然痛苦。然，路虽远，行者必至！

